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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家大国企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国之重器”怎么惨到这一步？

低端混战、中端争夺、高端失守……在
夹缝中生存的中国机床业，还有希望吗？

01、从第一到破产
2013年，一部名为《大国重器》的央视纪

录片，风靡一时。片中，一家中国装备制造
巨头，已然跻身全球机床产业的顶级俱乐
部。它的名字叫沈阳机床。

2001 年 ，中 国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WTO），制造业井喷，机床需求暴涨。作为
中国机床业“领头羊”的沈阳机床赶上前所
未有的好时代，一路高歌猛进：2004年吞并
云机、昆机，垄断车床、镗铣床市场；2005年，
再并购德国希斯，力图掌握数控机床高端技
术。

快速的扩张，让沈阳机床跨越式发展。
在 2012年的全球机床排行榜上，沈机已以
180亿元的销售额，问鼎世界第一。但这样
的日子很快被证明是昙花一现。

2018年，负债 202亿、负债率达 99.26%
的沈机病入膏肓；2019年，再度巨亏50亿元
的沈阳机床，不得不接受破产重整。

沈机跌宕的命运，只是中国机床业浮沉
的缩影。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
在号称“工业母机”的机床产业，却依然难言
自主。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
弱。“一五”期间，由一机部二局（机床局）直
辖统御，中国构建起由 18家重点国企（“十
八罗汉”）、8家科研院所（“七院一所”）组成
的机床工业体系。

“十八罗汉”，一度代表着中国机床行业
技术和规模的最高水平。新中国第一台车
床（沈一机）、第一台卧式铣镗床（沈二机）、
第一台数控龙门铣（齐二机）、第一台三座标
数控龙门移动式铣床（北一机）……全都是

“十八罗汉”们的杰作。
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中国开始大量

引进日、德、美的数控技术，以缩小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如济一机与日本山崎马扎克率
先合作，开创了机床业国际合作的先河。之
后，沈二机与德国沙尔曼、齐一机与德国瓦
德里希·济根等纷纷合作……

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让“十八罗汉”一度
功力暴涨，但这种学习和进步却没能持续。
上世纪 90年代，中国大幅降低关税，进口机
床纷纷涌入国内，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的“十八罗汉”经不起市场冲击，不是改革转
制，就是破产重组；“七院一所”也转型为企
业，各谋生路。

2001年以后，机床业迎来“黄金十年”，
行业总产值暴涨 10倍，但大部分“罗汉”已

毫无存在感，只有沈机、大机（大连机床）、济
二机（济南第二机床厂）等几家企业抓住机
遇，走上新一轮快速发展的道路。

2008年，沈机、大机在世界机床企业产
值排名 TOP 10中，分别位列第 8、第 10。济
二机成了“世界三大数控冲压装备制造商”
之一，让中国大型汽车冲压产线，闯入了美
国福特、日产北美、法国标致雪铁龙的制造
车间。

但当中国市场告别井喷式增长，重新回
到增量有限且全球企业激烈竞争的常态，中
国机床业的各种短板再度暴露无遗，曾经快
速发展的几家领军企业，转眼成为衰落最快
的反面典型，并在最近两年集体进入告别演
出时代。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规模以上机床
企业 15.1%亏损；2020年上半年，这个数字
进一步扩大到 24.1%。中国机床业曾经的

“四大天王”，老大（沈机）、老二（大机）破产
重整，老三（秦川机床）亏得披星戴帽。

在最新的全球机床企业排行榜上，山崎
马扎克（日）、通快（德）、德玛吉森精机（德日
合资）等老牌企业重新回到前列。而在全球
TOP 10中，日、德各占据4席、美国占据2席，
中国无一上榜。

与之对应的是，中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国
产化率不到10%，90%以上靠进口。

18家大国企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国之
重器”怎么惨到这一步？

“工业之母”因何受制于人
02、艰难的自主
作为全球机床第一大生产国、第一大消

费国，中国机床业，怎么落到这般田地？
首先是技术的落后。而技术落后，很大

程度上则是因为技术研发路线的摇摆，国外
企业对技术的长期封锁与压制。和汽车等
行业一样，中国机床也曾试图走出一条市场
换技术的研发之路，并且有过内外合作的甜
蜜期，但最终，都失败于国外的技术封锁。

而当中国机床业决心自主研发时，却往
往已为时过晚，或者因为总是落后于人，而
处处挨打。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1996年，沈机耗资上亿元，引入美国桥

堡的数控技术，但外方只发来一个源代码数
据包，却不告知核心技术原理及使用原理，
由此开发的数控机床成了废品。

1999年，大连光洋进口日本机床时，日
方强加了一串“霸王条款”：装机地点、用途
要限定；擅自挪动机床，会被自动锁死，机床
直接变废铁。

2005年，沈机买下德国希斯，以为技术

到手。没想到，德国法律规定，“本土知识不
得外移”；五轴以上机床技术更对中国禁
运。2007年，沈机打算用6000万欧元，买下
一套数控系统源代码，但专家一论证，解读
要5年，产业化再5年，技术都过时了。

技术引进与合作走不通，摆在中国企业
面前的，只剩下自主研发一条路。

然而，这条路也不顺畅：凡是中国不能
自主制造的，国外品牌便高价出售或禁售；
凡是中国实现自主突破的，国外企业立刻低
价倾销，让中国企业巨额的研发费用打水
漂。

由此，中国机床业掉入“中低端陷阱”。
一方面，大量中小民营机床企业，聚集

在山东滕州（中国中小机床之都）、浙江玉环
（中国经济型数控车床之都）等地，陷入低端
混战。另一方面，企图打破国外垄断的大型
企业，投入巨资研发成功后，产生不了利润，
陷入越创新、越破产的困局。

比如，沈阳机床快速发展的几年，销量
大增的背后，利润却没多少。数据显示，沈
机一台卖 35万的机床，仅是购买德国西门
子、日本发那科的数控系统就要花 28万，如
果再加上后续的系统维护、升级费用，沈阳
机床基本无利可图。

核心技术缺失、国外企业打压是外因，
“十八罗汉”们的失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
身发展战略、经营管理，经营体制未能匹配
市场竞争的要求，甚至与产业规律背道而
驰。这也进一步令其研发与经营状况雪上
加霜。

机床业是高技术门槛、强调专业分工，
而且需要长期积累的典型，日本发那科、德
国西门子等企业都是长期集中力量，聚焦做
单一领域的冠军。而中国机床企业，但凡有
了一定的成绩，就会走上贪大求快的道路，
沈机、大机都是因此走入“万劫不复”的艰难
处境。

比如，沈阳机床曾砸出 10多亿打造出
世界上第一款智能化、互联化数控系统——
i5，并在 i5推出后推出 i5数控机床。时任沈
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甚至提出要把 i5
锻造成机床业的“苹果”，颠覆机床业商业模
式的宏图，但最终却被证明是步子迈的太
大：到 2016年年初，i5已获得 10000台超级
订单，但当年沈阳机床却巨亏14亿元。

导致巨亏的原因集中于两点：一方面，
为了快速占领市场，沈机定下以租代售的策
略，结果导致入不敷出；另一方面，沈机还长
期短债长投搞研发与扩张。仅 2017年，沈
机实施了 92.51亿债转股，依然难解现金流
枯竭和债务Bao雷。

而完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连机床，
则不但打着“像造汽车一样造机床”的口号，
大干快上，还造假骗贷融资，最终捅出数百
亿债务窟窿。

模具是工业之母，是制造行业的核心技
术

03、路在何方
这部最大加工直径 8.5米、承重 160吨、

定位精度 0.025毫米的国之重器，历时 10年
打造，能将巨型螺旋桨的声响，控制得与安
静大洋的背景噪音不相上下。

这重大破局，除了武重不计成本的投
入，还有华中数控、大连光洋等校企、民企的
创造。

华中数控，1994年一成立，就发誓要攻
克当时最先进的五轴联动数控系统。如今，
华数不但激活了武重的战略重器，更在军
工、航天、汽车、造船等高端制造领域大显身

手，还打造出全球第一款AI数控系统。
大连光洋，则是民企中的大国重器。20

多年来，通过“破产式”研发，从软件干到硬
件，钻透了数控系统、关键零件、机床整机的
全产业链，核心技术自主率达到不可思议的
95%，让很多业内人士都感觉不可思议。

但即便这些优秀的企业，依然面对很多
棘手的问题，比如资金问题。

2012年-2019年，华中数控扣非净利润
全是负数，净利润靠政府补贴撑门面，G民
还曾因此高喊要前董事长陈吉红下台。大
连光洋还未上市，但从其旗下拟登陆科创板
的科德数控可知，其经营现金流三年为负，
存货、应收账款高企，资金压力巨大。

有人因此大声疾呼，国家应该赶紧救救
机床业，毕竟，这是一个制造大国输不起的
领域。

实际上，中国的扶持政策也接连不断。
1999年，国家对数控机床增值税实施先

征后返，历时10年之久。
2009年，科技部、工信部启动“高档数控

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重大专项。
2019年11月18日，财政部背景、注册资

本 1472 亿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成
立。这个“制造业大基金”，将以更市场化的
强力方式，助力制造业关键突破，并立即调
研了华中数控、敏嘉制造等机床企业。

相比政策，业内人士最期盼的是，要给
中国机床企业更多的市场机会。也就是说，
除了资金扶持的输血，更要给中国机床业加
速造血的机会和环境。

中国高端数控机床在重点领域大都已
能自主，但长期沉淀的品牌形象和观念，依
然让中国自主的高端数控机床被排除在某
些市场之外，包括本土企业，也都更倾向购
买外资产品。

连武重、华数这样的企业，都坦言“给钱
不如给市场”，呼吁能多给中国机床企业“上
牌桌”的机会。因为如果产品做出来没有市
场，便很快不能再有产品出来了。

总的来说，业内普遍的共识是，中国机
床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拯
救”。一些专家学者，也为加强机床业的发
展开出了“药方”，核心包括：

第一、加速高端数控机床的国产化替
代。在战略新兴产业、国家重点项目中，可
以明确规定：优先采购国产高端机床；在市
场环境下，运用市场化补贴，鼓励制造企业
优先选用国产高端机床，让那些有创新、能
突破的机床尽快脱困，形成利润正循环。

第二、用投资方式，打造小而精、世界级
的全产业链集群。机床业缺钱、缺人、缺技
术，但科创板和“制造业大基金”的设立，为
破解困境提供了绝佳方案：先通过“制造业
大基金”，精选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机床
细分冠军；再通过科创板上市的财富效应，
聚集高级技术、高端人才，打造出中国机床
业小而精的全产业链集群。

第三、用关键突破手段，提升中国制造
的整体水平。一些关键痛点，看上去是机床
业不争气，实际上是制造业的整体性短板。
像轴承、螺钉不耐磨，背后是冶金技术不过
关；数控系统不好用，背后是软件算法不精
深；高端机床的专用芯片，国产的集成低、功
耗大、价格贵，完全是半导体行业的锅……
破解机床业的关键痛点，需要中国制造整体
能力的一次涅槃重生。

如此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中国机床业
或能迎来转机。

新冠让日本进入“失去的40年”？
在日本，新冠肺炎疫情“第三波”从2020

年 11底汹涌袭入，至 2021年 1月攻势更猛，
确诊感染人数直线飚升，全国范围内医疗体
系频频亮起红灯。尽管如此，菅义伟政府姗
姗来迟，至 1月 7日才再次发布被视为控制
疫情“王牌”的紧急事态宣言。但是，出人意
外的是，这次紧急事态采取的举措，比 2020
年 4月安倍政府宣布的第一次紧急事态宣
言举措更为“克制”，实施范围仅限于疫情最
为严重的东京都及周边的神奈川县、埼玉县
和千叶县。另外，为减少对社会经济的影
响，本次举措实施对象锁定在餐饮业上，要
求其营业时间缩短至晚上 20时。其间，既
不会“封城”，也不要求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停
课，商店和其他娱乐场所也将继续开放。

日本疫情再次告急，给日本正在复苏的

经济带来障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020年 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
报 告 ，2020 年 日 本 GDP 的 增 长 率 为 负
5.3％。即使未来经济复苏，通货膨胀率也
不太可能达到 2％的早期目标。换句话说，
日本仍将持续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日
本由此进入“失去的40年”。

众所周知，1990年到 2010年，日本经济
泡沫破灭后，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衰退，被称
为“失去的 20年”。这期间，日本企业从泡
沫破裂到解决坏账，处理“烂摊子”花了十多
年的时间，经济一直处于停滞，又加上 1998
年金融危机的重创，许多公司无法继续经营
和管理，引发了重组风暴，大批员工提前退
休和失业，进入了就业“冰川期”，大家开始

“捂紧钱包过紧日子”，社会进入全面的通缩

时代。此后，在“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影响
下，日本经济在 2013年后慢慢恢复活力，失
业率降至 2％的低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尽
管就业率转好，但工资根本没有上涨。与此
同时，日本经济自 2012年以来实际增长率
仍然极低，平均涨幅仅为0.9％；消费者价格
指数（CPI）的平均增长率约为 0.4％，尽管不
再是通缩状态，但并没有明显改善；关于政
策利率，自 1995年以来，零利率状态也持续
了 25年以上。因此，专家称日本出现了“失
去的30年”。

带着这样“治标不治本”的经济运行惯
性，突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长
期停滞的日本经济可谓“雪上加霜”。令人
担忧的是，日本政府执意同时兼顾疫情防控
和经济发展，希望“鱼和熊掌兼得”。企业和

国民“叫苦”就发补助津贴，旅游与餐饮业
“大哭”就推行“Go to travel”消费者补贴政
策。结果，这些临时刺激政策效果甚微，反
而给疫情蔓延之火又“浇把油”。

这样一来，出于对前景的不确定以及对
政府的不信任，家庭和公司的消费和投资意
愿持续下降，选择减少支出，增加储蓄，以

“现金为王”的策略来应对疫情带来的“寒
冬”。但这样也造成了储蓄过度，低利率的
持续，经济的萎缩。

《日本经济新闻》在 2021年元旦报道中
提到，按历史周期理论和康波理论，今年或
将成为日本历史新阶段的开端。日本最后
是否可以走出“失去的 40年”的泥潭，还是
越陷越深？是“低开高走”，还是“节节败
退”？世界在瞩目着。


